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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止橋 2022 年新書 

《看見世界的另一端•序》 

「你以怎樣的眼光看世界，就會決定你擁有怎樣的人生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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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就如一座圍城，於是有那麼一群年輕人，選擇踮起腳尖，去看看圍城

外、另一端的世界。 

 

「我比較特殊，是中學加入無止橋的。同期的夥伴裏有一個人叫游業，他

也還在無止橋。」楊佐彬是無止橋慈善基金的「老人」了，從去年新加入

的同事到採訪當日仍在辦公室加班的一位行政總幹事，都能準確喊出他的

名字。「當時老師說有個重慶山區的義工活動。」 

 





 

 



 

楊佐彬標記圖中人物 

 

楊佐彬在無止橋參加的第一個項目，是 2015 年去重慶市彭水苗族土家族

自治縣郁山鎮星光村修橋，但也不止修橋，還有支教、清洗廁所，美化村

容，宣傳衛生、環保意識等等配套活動。「我有農村生活的經歷，加上是

老師推薦的，就很爽快地答應了」，一時爽快後是進退兩難，「聽完活動

前宣講會，說實話我想打退堂鼓。」 

 



 

鍾惠掌（右一）在前線建橋 

 

「我以前在惠州農村生活過，但當年無止橋去的那些農村很不一樣，交通

不便，沒有網絡、甚至沒有信號，沒有自來水、不能洗澡，廁所沒有下水……」

鍾惠掌補充。2016 年，受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校（簡稱高科院）黃浩輝博

士影響，正在就讀土木工程系的鍾惠掌加入無止橋，跟了 3 個項目。現在

雖然從學校畢業了，卻仍然留在無止橋團隊裏，「有一個原因是我很喜歡

它的理念，『心橋』，強調兩地交流、溝通、合作的重要性。」 

 

 



官網截圖 

 

談起對項目的第一印象，兩人的描述都離不開吃驚——很難想象中國還有

這樣的地方。「第一次去的時候還沒成年，我被分配到了後勤組，每天最

重要的任務就是清掃廁所，還有保障前線團隊的水和飲料等。」 

 

「星光村的廁所沒有下水，但有竹節蟲、蜘蛛，還有蛤蟆。老實說裏面很

臭，第一次進去的時候熏的我只想跑。」說著想撂挑子，又堅定地留下來，

「硬著頭皮」做完。洗廁組的兩位學生每天都要去廁所報到：從有水管的

學校接水，抬到廁所，潑水，清掃，抬水，潑水……最少重複 8 次。「還

好那個廁所離學校很近，走路也就 5 分鐘吧，而且也就第一天工作量比較

大。」 

 
 

2015 年，楊佐彬（右一）與星光村村民合影 

 

說是學校，其實也是星光村項目的「男生公寓」，反而學生很少。「我們

經常是在學校打地鋪，但也會有村民願意出讓單間，四五個人一起住『宿

舍』。」在楊佐彬的回憶裏，那次只有少數女士「得此殊榮」。學校裏擠

進三四十個大人，顯得學生更少了。「那是村子裏的學校，只有 30-40 個

學生，多是父母外出務工的留守兒童。」學生少，年級也少，只有 3 個—

—一年級、二年級和一個高年級。「進村之後，有志願者會去教孩子們英

語。有次，團隊中還有兩位來自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的女生，專門報名

去教他們 ABCD。」 

 

 
團隊與星光村學生互動 



 

洗廁所，看似無厘頭，卻在保障團隊生活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楊佐彬笑

稱，團隊裏的人總愛等他們清掃完再進廁所，尤其是女生，有的時候裏面

還在清掃，外面已經排起長隊。不過，「村民來排隊的比較少。他們好像

不在意這些。」所以，舉辦講座，向村民宣傳衛生意識、環保意識也是項

目的保留重點。 

 

「在意」這些的鍾惠掌，進村了就不去廁所了。「項目 1-2 週就要完成，

工期主要看橋的長度。我最多在村裏住過 8 天，少吃點，少攝入，然後憋

著，還是能熬過去的。」 

 

 

鍾惠掌分享溫書舊照 

 

要「熬」的，除了生理需求，可能還有備考的夜晚。「每個項目的時間是

不固定的，有時候撞上了期末考、中期考，就白天做工，晚上溫書。」因

為建橋處多兇險，項目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」，白天雖然工期緊，夜間

卻是自由的。鍾惠掌稱，「有次是在 3、4 月份，香港這邊有中期考，我們

晚上要回『宿舍』複習。」 

 



 

 

不用備考的夜晚，是鍾惠掌覺得最幸福的時刻。「我最喜歡晚上。村子裏

很安靜，和城市、尤其是香港的喧囂很不一樣，那是完全不一樣的兩種生

活。」結合兩人的描述，不難想象他們下工後的樣子：一群人一起吃著在

村裏集市上採買的粗糧，可能不太適應當地的飲食習慣，也沒有零食打牙

祭，但和內地高校的學生們談天說地，想辦法吃頓簡易燒烤加餐；睏了就

早點休息，不睏就去操場散步、看星星，等待下一個日出。 

 



 
馬岔村的彩虹 圖：翻攝自《看》 

 

項目雖然會盡可能多的了解村民訴求、與村民一同生活，也在盡可能地做

到「不打擾」。比如，鍾惠掌去的四川南充市岱林鄉黃龍場村，村裏雖然

有河，但飲用水資源短缺，所以團隊主動選擇自己帶水進村。 

 

「在村子裏需要用到的所有生活用品都要自己背進去。」楊佐彬一邊說一

遍比劃，「路不太好走，大家都用雙肩包。我那個大概 50L，除了換洗衣

物等個人物資，還會裝點扳手之類的工具。」至於要帶短袖還是厚外套等

精準信息，會有「線人」提前提供情報。據了解，在 50 人「大部隊」進村

之前，會有一個「先遣部隊」提早 7 日出發，了解當地的晝夜溫差、蚊蟲

情況、集市時間等等。 

 



 

 

鍾形容參加項目為「去玩」 

 

「但我有一次還是中招了。」鍾惠掌第一次去甘肅省白銀市會寧縣馬岔村

（鐘參加過馬岔村 2 個項目）的時候，第一天就發起了高燒。「沒想到馬

岔村的晚上這麼冷，零下 20 度左右，我們靠著屋裏的一個燒爐取暖；慶幸

的是，馬岔村不用建橋，那次任務是去調研、做家訪，「沒耽誤任務。」 

 

無止橋基金會自 2007 年成立以來，在全國大江南北留下了 52 座人行便橋

建設、203 所夯土建造民房，這離不開 20 間內地和香港高校無止橋團隊的



付出。今年 7 月，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它們最新的書籍，記錄了數十位義工

的故事，取名《看見世界的另一端》。 

 

 

圖：翻攝自《看》 

 

「建橋雖然只要 1-2 週，但前期準備階段，要進村實地考察 2-3 次，我們

不太方便過去，全靠內地同學支撐。」楊佐彬介紹，一個項目約 50 人，採

取「1+1」或「2+2」模式，香港與內地共 2 所或 4 所高校合作，「有些學

校可能配合比較好，就會固定搭配，比如科大（楊的母校）和浙大、重慶

交大合作比較多。」 

 



 

建橋現場 

 

鍾惠掌補充，「像建造無止貝雷橋需要用到的鋼片等部件，也要靠內地

同學提前採購。他們比較熟悉內地市場。」在他眼裏，內地的同學既

是共患難的「戰友」，也是不爭朝夕的君子之交。「在項目中認識一

個在北京讀書的同學，雖然不怎麼聊天，但疫情前兩人還一起吃過飯。

他現在博士畢業，留校教書了。」 

 

疫情讓兩地「橋有盡，心無止」的建橋事業放緩腳步，更多聚焦於本港的

義工服務活動，在一些基金會的贊助與支持下，無止橋在梅子林舉辦了社

區廚房活動，亦有 Youth Empowerment Programme，關注青年品格與發展。 

 



 
楊佐彬與團隊搭建的垃圾焚燒爐 

 

楊佐彬在無止橋呆了 7 年，期間經歷了考大學、選專業、找工作。「不能

說百分百，但我讀土木工程專業、現在做相關工作，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學

期間接觸了無止橋。」無止橋見證了楊佐彬的兩次畢業，楊佐彬也陪著無

止橋建了 2 座橋、1 個焚燒爐。從旅途中遇見的首個星光開始，「我知道，

在這我真的能幫助別人，為他們做點什麼、留下東西，比如橋，比如垃圾

焚燒爐。」 

 

 

（圖片來源於網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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